
亞視訪問了當年的抗沙士英雄鍾
尚志醫生。他在抗疫過後，到巴布亞
新幾亞工作了三年，回來後看到社會
對醫療改革所抱持的負面態度，有感
而嘆了句 「香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
。他指出，香港的醫療服務在世界可
躋身前茅之列，不遜於任何先進國家
，甚至勝過它們，可是香港人仍是抱
怨多多，而且不改革時便罵當局不思
改革，改革推出了又嫌改得不夠，似
乎永遠都無法滿足。

是的，他們要求增加醫護人手，
縮短輪候時間，但不能因而調升收費
，似乎認為最好對市民生養死葬才是
個負責任的政府。

我們的社會近年陷入了一種負面
思維（think negative）的桎梏，有點
像 「文革」時期那種 「懷疑一切打倒
一切」的主義。這是議員為求勝選，
媒體為求生存而皆陷入民粹主義所導
致的惡果。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做人難
免有些怨氣，議員和主流媒體為攫取
民心而附和小市民的情緒，整天不是
罵這個就是罵那個，所有的新聞都是
壞消息，所有的人都是壞人，令大家
感到人生沒有希望，前途沒有光明，
生活沒有意義。

在人民快樂指數的國際民調中，
香港總是排名靠後，就是負面思維
的結果。

香港人要快樂起來，必須如鄭中
基的那個稅務貸款
廣 告 所 言 ─
think positive， 正
面一點，不僅交稅
如此，人生更應如
此。

印
象
中
，
以
往

企
業
裁
員
是
有
板
有

眼
的
。
人
數
、
工
種

訂
下
，
一
次
過
通
知

，
打
工
仔
要
走
的
走

、
要
留
的
留
。
要
走

的
，
那
是
無
可
奈
何

時
也
命
也
；
留
下
的
，
知
道
自
己
繼
續

有
工
做
，
為
離
去
的
同
事
傷
感
一
會
，

可
以
安
心
繼
續
工
作
，
為
公
司
創
造
價

值
、
製
造
財
富
。

裁
員
潮
下
，
打
工
仔
悲
涼
，
但
管

理
學
說
謂
，
一
家
公
司
一
般
可
以
裁
員

一
成
而
不
影
響
運
作
，
因
為
的
確
每
家

企
業
都
有
冗
員
、
工
作
流
程
隨
時
日
積

累
而
變
得
繁
雜
而
分
工
太
細
，
只
要
對

症
下
藥
，
公
司
輕
裝
上
陣
，
未
必
壞

事
。

問
題
是
，
當
下
的
企
業
，
裁
員
策
略
莫
名
其
妙
。

它
們
的
裁
員
過
程
猶
如
剝
洋
葱
，
不
是
大
刀
闊
斧
，
而

是
每
隔
三
數
星
期
剝
一
點
，
一
小
批
一
小
批
地
裁
。
企

業
如
此
，
可
能
力
圖
避
免
外
界
知
道
自
己
大
裁
員
，
不

想
一
次
過
裁
得
多
，
被
罵
﹁沒
良
心
﹂
；
另
一
情
況
，

乃
企
業
自
知
已
裁
得
太
過
分
，
但
又
要
繼
續
減
省
人
手

，
賺
到
最
盡
，
只
能
慢
慢
地
裁
，
測
試
員
工
的
忍
耐
力

與
運
作
是
否
能
維
持
正
常
，
數
星
期
下
來
，
發
現
原
來

可
以
，
就
繼
續
減
下
去
。

如
此
裁
員
，
不
問
而
知
，
只
會
導
致
員
工
人
心
惶

惶
，
每
天
上
班
，
看
着
人
事
部
同
事
拿
着
大
信
封
穿
梭

辦
公
室
、
看
着
鄰
桌
的
戰
友
忽
然
消
失
。
冷
酷
的
工
作

間
，
每
天
滲
着
悲
涼
、
不
忿
、
怨
恨
。
剩
下
來
的
人
，

士
氣
低
落
，
每
個
人
都
不
能
打
算
未
來
，
長
遠
的
工
作

發
展
計
劃
都
變
得
多
餘
。
這
是
哪
門
子
的
管
理
哲
學
？

過
分
飽
餐
之
後
，
要
稍
為
節
食
，
讓
腸
胃
好

好
消
化
一
下
。

在
金
融
海
嘯
下
，
生
活
的
各
方
面
，
也
正
是

﹁消
化
﹂
的
好
時
機
。

許
多
人
家
的
衣
櫃
、
鞋
櫃
已
經
擠
得
滿
滿
的

，
以
前
上
街
，
見
到
合
意
的
還
是
會
買
、
買
、
買

，
甚
至
同
款
的
一
買
幾
件
。
經
過
一
段
日
子
發
覺

連
包
裝
也
未
拆
，
價
錢
牌
還
在
上
面
。
這
就
是
服

裝
的
積
滯
，
提
醒
自
己
，
一
兩
年
內
別
再
買
新
衣

新
鞋
了
，
讓
衣
櫃
、
鞋
櫃
消
化
一
下
。
不
合
穿
的

送
人
，
不
夠
時
款
的
稍
為
修
改
一
下
。

許
多
人
家
的
冰
箱
裡
有
儲
藏
得
忘
了
日
子
的

海
味
、
南
貨
，
要
翻
出
來
檢
點
一
下
了
，
送
人
也

好
，
自
用
也
好
，
不
論
多
好
的
折
扣
也
別
再
買
了

。
孩
子
的
玩
具
堆
滿
了
房
間
，
如
果
有
雜
物
房
的

話
可
以
找
出
一
大
堆
來
。

其
實
有
些
玩
具
只
玩
過
三
兩
次
，
新
的
玩
具

一
來
便
被
打
入
冷
宮
。
把
它
們
找
出
來
，
清
潔
一

下
，
又
可
以
當
新
玩
具
玩
。
舊
的C

D

，
許
多
人

擁
有
過
百
甚
至
數
百
。
其
實
舊
歌
往
往
比
新
歌
更

好
聽
，
暫
時
忍
手
買
新
歌
，

讓
舊
歌
帶
給
你
許
多
美
好
的

回
憶
。﹁消

化
﹂
而
不

﹁消
費

﹂
，
不
能
刺
激
經
濟
，
卻
有

助
環
保
。

消
化
和
消
費

阿

濃

每
去
台
北

都
很
喜
歡
吃
麵

，
尤
其
是
他
們

的
川
味
牛
肉
麵

。
台
北
麵
條
那

種
﹁咬
口
﹂
或

﹁嚼
勁
﹂
的
感

覺
，
有
點
接
近
意
大
利
粉

﹁al
de nt e

﹂
的
效
果
。
我
一
直
不
明
白
，

這
種
﹁嚼
勁
﹂
效
果
為
何
香
港
的
北

方
麵
店
都
做
不
出
來
？
或
者
是
香
港

人
吃
不
慣
也
說
不
定
，
君
不
見
香
港

茶
餐
廳
的
意
大
利
粉
都
煮
到
差
不
多

成
為
麵
團
，
入
口
即
溶
，
令
意
大
利

人
搖
頭
嘆
息
。

八
十
年
代
訪
台
北
，
時
常
去
重

慶
南
路
的
書
店
，
很
自
然
便
會
順
道
光
顧
桃
源
街

的
老
王
牛
肉
麵
大
王
，
來
一
碗
紅
燒
牛
肉
麵
當
午

餐
。
他
家
的
牛
肉
腍
中
帶
爽
，
調
味
適
中
，
是
我

至
愛
。
大
概
因
為
店
主
年
老
退
休
賣
了
盤
，
味
道

已
今
不
如
昔
。

近
年
到
台
北
，
有
朋
友
介
紹
老
黃
牛
肉
麵
，

光
顧
過
他
們
在
重
慶
南
路
和101

的
店
，
麵
條
下

得
夠
水
準
，
但
牛
肉
純
瘦
的
多
，
非
我
所
愛
。

今
次
往
台
北
，
專
誠
往
訪
永
康
街
和
麗
水
街

交
界
的
老
張
牛
肉
麵
，
一
吃
之
下
，
驚
為
天
人
。

麵
條
有
嚼
勁
不
用
說
，
牛
肉
選
肥
瘦
加
筋
的
牛
腱

肉
（
香
港
叫
牛

）
，
燉
得
火
候
足
夠
。
連
伴
菜

的
酸
菜
，
都
選
一
些
爽
脆
的
品
種
，
可
見
其
要
求

嚴
謹
。雖

然
號
稱
川
味
，
但
朋
友
考
據
，
台
灣
的
牛

肉
麵
根
本
並
非
源
自
四
川
，
是
當
年
跟
隨
老
蔣
跑

去
台
灣
的
老
兵
創
製
出
來
的
。
如
今
返
銷
內
地
，

竟
叫
加
州
牛
肉
麵
，
其
實
這
麵
跟
美
國
哪
有
一
點

關
係
呢
？

我
至
今
還
弄
不
清
楚
那
所
音

樂
學
院
的
通
道
結
構
，
彷
彿
每
一

條
路
都
可
以
通
到
宿
舍
，
但
如
果

讓
我
單
獨
走
一
遍
，
我
猜
多
半
會

迷
途
。從

宿
舍
來
去
，
有
時
走
路
，

有
時
騎
自
行
車
，
都
是
一
大
夥
人
，
我
只
是
跟
着
他
們

走
。
有
時
穿
過
廣
場
，
繞
過
大
理
石
像
的
水
池
，
在
花

圃
之
間
的
小
徑
穿
穿
插
插
，
轉
入
一
條
橫
巷
，
拐
一
個

或
兩
個
彎
，
不
多
久
就
看
見
﹁懷
園
﹂
，
走
進
去
就
是

那
宿
舍
了
。
有
時
從
橋
頭
那
邊
轉
入
窄
巷
，
在
窄
巷
裡

左
穿
右
插
，
大
概
走
十
分
鐘
，
也
可
以
走
到
﹁懷
園
﹂。

那
天
凌
晨
在
音
樂
學
院
附
近
下
車
，
繞
過
大
理
石

像
的
水
池
，
在
花
圃
之
間
的
小
徑
走
了
一
會
，
才
發
覺

那
裡
有
好
幾
個
圓
形
的
門
洞
，
外
面
都
是
窄
窄
的
橫
巷

，
兩
旁
都
是
五
、
六
層
高
的
房
子
。
走
了
好
一
陣
子
，

不
知
該
從
哪
一
個
門
洞
走
出
去
。
那
是
一
個
下
着
微
雨

的
清
晨
，
到
處
都
是
鋼
琴
、
小
提
琴
、
二
胡
的
聲
音
，

還
有
男
中
音
、
女
高
音
…
…
也
許
還
有
點
鳥
叫
，
簡
直

是
一
個
充
滿
熟
悉
又
奇
幻
的
聲
音
世
界
了
。
從
花
圃
走

回
廣
場
，
站
在
廣
場
再
憑
記
憶
認
路
，
碰
不
見
一
個
可

以
問
路
的
人
，
但
耳
畔
卻
響
起
斷
斷
續
續
的
，
跟
微
雨

混
雜
在
一
起
的
樂
器
和
拉
嗓
子
的
聲
音
。

終
於
找
到
﹁懷
園
﹂
了
，
但
卻
不
知
道
是
怎
樣
找

到
的
，
也
許
讓
我
再
找
一
次
，
我
依
然
要
迷
途
半
天
。

那
是
一
個
音
樂
的
迷
宮
，
彷
彿
每
一
條
路
都
走
得
通
，

但
站
在
起
點
的
時
候
，
卻
無
法
肯
定
走
哪
一
條
路
才

好
。 音

樂
迷
宮

葉

輝

朋
友
也
真
的
樂
於
享
受
着
身
邊
的
人
送
他
的
美
號
：

馬
神
。
之
前
朋
友
還
和
大
夥
兒
笑
我
們
的
暢
銷
哲
學
家
，

他
帶
頭
說
：
﹁唉
，
今
時
今
日
，
哲
學
教
授
經
已
道
成
肉

身
，
他
以
為
自
己
不
再
是
小
小
哲
學
學
者
，
而
是
哲
學
之

神
了
。
﹂

懂
笑
人
，
卻
不
知
背
後
也
給
人
笑
。
人
到
此
時
，
漸

漸
神
化
，
也
許
是
由
於
人
生
智
慧
確
然
累
積
了
一
點
，
但

也
可
能
是
由
於
寂
寞
，
更
有
可
能
是
生
活
上
的
孤
獨
，
漸

脫
離
人
群
，
也
漸
不
食
人
間
煙
火
，
不
知
人
間
何
世
了
。

看
到
朋
友
一
個
個
的
這
樣
﹁飛
黃
騰
達
﹂
，
難
免
有
點
兒

感
傷
，
長
年
的
共
同
生
活
、
共
同
思
想
，
一
下
子
來
個
急

轉
彎
，
又
不
知
將
兜
到
哪
兒
去
？
真
的
有
點
不
忿
，
月
不

長
圓
，
變
幻
確
然
永
恆
，
那
我
又
有
什
麼
辦
法
了
？

過
去
一
段
日
子
，
跟
朋
友
每
周
賽
馬
一
兩
天
，
彼
此

心
有
靈
犀
，
雖
非
怎
麼
贏
錢
，
但
能
與
關
係
複
雜
的
圈
中

人
玩
智
能
角
力
，
總
覺
有
無
窮
樂
趣
。
那
時
節
，
每
到
一

處
吃
飯
，
總
有
大
廚
或
夥
計
索
取
一
二
貼
士
，
吾
友
馬
神

一
一
應
酬
，
大
家
樂
不
可
支
，
偏
偏
命
中
率
又
相
當
高
，

皆
大
歡
喜
，
生
活
確
是
美
好
。
然
而
圈
中
哪
有
永
恆
的
規

律
，
吾
等
忙
於
工
作
的
人
又
怎
有
時
間
恆
久
地
與
之
周
旋

—
扭
其
六
壬
？
除
吾
友
馬
神
還
可
以
與
之
匹
敵
外
，
我

們
大
都
鎩
羽
而
歸
，
尤
其
是
我
，
還
是
踏
踏
實
實
地
讀
書

寫
作
去
吧
，
一
下
子
狂
流
春
醒
，
方
才
驚
覺
，
竟
是
十
年

一
覺
揚
州
夢
，
贏
得
的
究
有
什
麼
？

在當今世界足球壇上
，金錢舉足輕重，許多球
星為了金錢跳槽，其他一
概不顧。近期就有如羅賓
奴為了全英最高周薪一百
七十三萬港幣，反口放棄
車路士而加入曼城。當然
你必須具市場價值才會有
人搶，不然的話，沒人會
開如此天價邀你加盟！

球技很重要，那是球
星安身立命之本，你踢得
出神入化，球迷就擁護你
，評審也投你的票；即使
你放蕩不羈，私生活不檢
點，有多少讓人搖頭的不
良記錄，那又如何？最要

緊的是他的球技了得，這才是 「真本事
」，其他都不重要。是考他的球星身份
，又不是審他的道德風範。球迷在意的
是他在球場上的表現，其他的嘛，不談
也罷。

這個世界上，錢實在太重要了，為
了金錢，一些球星什麼也在所不計，包
括名譽。但是，雖然大多數球星見錢眼
開，但也有未必是這樣的人，比方卡卡
，曼城以破世界紀錄的十點八四億港幣
（即一億英鎊）提出收購，並承諾給予
五百四十二萬港幣（即五十萬英鎊）的
周薪，卡卡也拒絕了。不是他嫌錢腥，
而是他認為他在 AC 米蘭 「得到大家的
尊重和愛護，所以我在這裡過得很開心
。」他還強調留隊之後不會要求會方大
幅加薪。在拜金的當代球壇，這無疑是
極為罕聽的的聲音。當然也有人爆內幕
，聲稱這項交易胎死
腹中另有內情，但不
論真相如何，比起見
利忘義的那些大牌，
起碼 卡 卡 的 姿 態 很
正氣。

負面思維
李若梅

牛肉麵
關 平

情
義
和
金
錢
對
決

陶

然

狂流春醒
黃子程

金
錢
並
非
罪
惡
，
本
是
中
性
，
花
花
綠
綠
的
死
物
而

已
，
但
卻
有
挑
動
人
潛
在
私
慾
和
邪
念
的
能
力
，
並
且
貪

念
一
起
，
就
如
風
中
疾
走
，
難
以
回
頭
。
金
錢
好
像
一
面

鏡
，
但
這
鏡
照
明
人
的
本
來
面
目
後
，
不
能
助
人
幡
然
醒

悟
，
反
令
迷
失
善
良
本
性
，
所
以
只
能
說
是
一
面
魔
鏡
。

○
三
年
美
軍
遠
征
伊
拉
克
，
一
隊
美
軍
在
幾
個
鐵
箱
中
發

現
數
達
二
億
美
元
的
巨
款
，
其
中
一
位
士
官
後
來
接
受
記

者
訪
問
，
形
容
當
時
情
況
：
﹁大
家
臉
色
都
變
了
，
變
得
虛
假
而
邪
惡
，
本

來
都
是
同
生
共
死
的
同
袍
好
兄
弟
，
馬
上
拉
開
了
距
離
，
私
下
談
到
要
不
要

殺
人
滅
口
，
獨
吞
財
富
。
其
實
大
家
都
知
道
彼
此
在
想
些
什
麼
，
仇
恨
和
猜

疑
突
然
產
生
，
氣
氛
變
得
詭
異
。
﹂

最
後
因
知
道
的
人
太
多
，
不
可
能
獨
享
，
於
是
各
人
自
撈
一
把
藏
起
，

最
後
當
然
紙
包
不
住
火
。
這
已
經
是
最
好
的
一
個
結
局
。
儘
管
如
此
，
那
些

軍
兵
最
後
還
是
被
開
除
軍
籍
，
失
去
工
作
，
友
誼
和
榮
譽
，
又
一
分
錢
都
得

不
到
。
可
怕
的
是
：
面
對
金
錢
，
人
的
罪
性
馬
上
被
挑
動
，
自
私
貪
婪
殘
忍

詭
詐
赤
裸
裸
呈
現
，
即
使
有
人
抗
拒
誘
惑
說
：
這
些
錢
我
不
想
要
，
你
們
自

行
分
掉
吧
！
恐
怕
也
沒
有
人
肯
相
信
他
，
更
加
認
為
他
是
危
險
人
物
，
隨
時

會
去
舉
報
，
所
以
不
肯
同
流
合
污
也
不
可
得
。
金
錢
不
但
能
挑
動
，
更
能
夥

脅
眾
人
同
陷
罪
惡
之
中
，
貪
污
集
團
起
初
不
一
定
人
人
貪
錢
，
但
形
格
勢
禁

，
有
如
集
體
處
於
流
沙
漩
渦
，
不
管
你
甘
不
甘
心
，
因
着
重
力
，
必
然
集
體

被
埋
葬
。
何
況
人
人
都
犯
罪
，
罪
就
顯
得
不
是
那
麼
污
穢
了
。
陳
水
扁
貪
腐

集
團
曝
光
，
團
夥
分
子
個
個
悔
不
當
初
，
不
明
白
一
生
清
廉
自
持
，
怎
麼
會

突
然
有
如
鬼
迷
心
竅
？
是
的
，
金
錢
背
後
的
確
有
鬼
，
煽
惑
人
心
。
當
然
，

法
律
無
法
接
受
這
自
辯
，
只
有
俯
首
靜
待
處
分
。

金
錢
魔
鏡

葉
特
生

裁員今昔
雲家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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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闖新天地

牛池灣 黃家樑

難忘月亮之旅
廣州市小北路小學 六年級 曾穎婷

畢
打
行

徐
振
邦

老北京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商貿學高級文憑一年級 謝雅維

要了解北京
的地道文化，當
然要跟 「老北京
」聊聊天。那天
一大早，接待我
們的北京同學便

把我們帶到北海公園。起初我不明白
為什麼要到公園來做訪問，後來才明
白，北京很多人喜歡在空閒時間到公
園休憩，特別是早上，老人家大多喜
歡到公園晨練。

一走進北海公園，已看到了這裡
一群那裡一眾地聚集了很多人，有的
圍在一起跳舞，有的在玩太極球，有
的悠閒地坐在樹蔭下。我慢慢被那種
湖邊柳樹成蔭，男女老少悠閑自在的
氣氛所感染，這種場面在步伐急促的

香港很難看到。
許多在這裡活動筋骨的當地人都

很樂意與我們交談，無論是年長者或
是帶着小孩散步的年輕夫婦，他們都
十分熱情地為我講述他們的故事。令
我驚訝的是，無論是年長的年輕的還
是年少的，他們對自己的生活前景都
充滿希望，因為他們認為現在政府提
供的生活保障和福利，特別是對老人
和小孩都有很多優惠和照顧，他們大
部分都滿意現有的政策，沒有為生活
問題而感到不安，甚至更多地為中國
現在的經濟科技不斷進步、國際地位
不斷提高而感到光榮和自豪！

我們訪問了一對夫婦，他們帶着
一個因患病而留下了殘疾的孩子；在
他們的笑容和言談中，我發現他們流

露的都是樂觀正面的態度，使我十分
佩服。我真的十分欣賞他們對生活抱
有的積極態度，更十分驚訝於他們對
國家政府所表達的支持和信任。

在香港，我聽到的永遠是人們對
政府抱怨責備的不滿聲音，很少聽到
誰會對國家對政府有滿意的稱讚。這
令我很迷惑，不知是因為北京人生活
環境和獲得的社會福利已經比香港人
更好了，還是北京人天生有着一顆知
足的心，從而
使他們對自己
的生活總是抱
有正面積極的
態度。

（香港專
業進修學校
「心繫家國」
二○○八年京
港文化交流感
想．之五）

中環的畢打街，原稱 「必打街」，是以香港首位船政司的名
字 「必打」而命名。後來，政府將街名改為 「畢打」街，但英文
名一直維持不變。

在如今的畢打街上，歷史最悠久的建築
物是建於一九二四年的畢打行。畢打行擁有
拱形門廊及雕刻裝飾等特色設計，是一座充
滿殖民地色彩的建築物。現在，畢打行是用
作商舖及寫字樓。

這座建築物現已被列為二級歷史建築。

踏入牛年，相信不少人對牛這種動物都
產生了興趣，有關牛的地名也自然會引起更
多市民的注意，故在此談談一些帶有 「牛」
字的地名，首先介紹的是九龍東的牛池灣。

牛池灣是一條歷史悠久的古村，位於牛
頭角的北面，在二十世紀初期仍有二百多戶

人家在此安居；村內居民以耕種和養雞養豬維生，也有到牛頭角
海邊摸蜆以幫補家計的。 「牛池灣」這個名字早見於清朝嘉慶年
間編修的《新安縣志》，書中記載了當時負責管理香港一帶的官
富巡檢司下轄的五百多條村莊，其中就包括了 「牛池灣」在內。
由此可見，這個地名至少已有二百年的歷史呢！

民間相傳 「牛池灣」古稱 「牛尿灣」或 「牛屎灣」，由於這
些名字實在不雅，人們就改稱為牛池灣，但此說法未有進一步說
明 「牛尿」或 「牛屎」的來源；即使《新安縣志》等古書也未有
提及此名字，所以可信性較低。

根據香港掌故專家魯金的說法，昔日牛池灣的西北方有一個
大水池，水池的形狀有如一隻正在睡覺的牛，於是人們就稱這水
池為 「牛池」，把附近的村莊命名為 「牛池灣村」。事實上，如
果我們翻開六十年代的地圖，察看開發前的牛池灣地形，的確可
以看到一個形如睡牛般的水池！

昔日，這個水池為附近的農地提供了充足的水源，所以備受
村民的珍視。但隨着這個區域的開發，水池最終已不見了蹤影，
只留下 「牛池灣」這個地名，見證這一段滄海桑田的變化。

◀
中
環
畢
打
行
是
畢
打
街
歷
史
最
悠
久
的
建
築

▲在北海公園與老北京交談
◀北京人對生活流露的正面積極

的態度令港專同學印象深刻

一天清晨，我們一家人仍沉浸在睡夢
中。突然，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把我們吵醒
了。

我睜開矇矓的睡眼，打開防盜門一看
：門外站着一位年輕人，他一身西服，打
着好看的領帶，頭髮梳得油黑發亮，腳踏
一雙黑皮鞋，穿得整整齊齊。他見我走出
來，便立即雙手恭恭敬敬地遞給我一張宣
傳單，上面寫着： 「歡迎參加月球生活體
驗」。

這是真的嗎？我嚇了一跳，再揉揉眼
睛疑惑地問： 「要多少錢呀？」忐忑不安
的我禁不住緊盯着傳單往下看： 「親身上
月球，免費！」

「哇！太棒了！」我激動地大聲叫了
起來。

「怎麼樣，小朋友，你會去嗎？請盡
快決定，我們的登月旅程馬上就要開始了
！」那位年輕人焦急地催促着。

我不假思索地說： 「去！當然去！」
然後便迫不及待地跟着那年輕人拔腳就走
……

很快，我坐上了一輛通往月球的飛船
。起飛了！我興奮得大叫起來。飛船快速
穿過雲層，窗外飄浮的是一朵朵繽紛的雲
彩；我再往下看，一串串行人像螞蟻一樣
小，還有翠綠的一大片樹林，但不消一會
兒便通通融化成一團霧影了。

我們很快就到達了月球。但是，我眼
前的月球竟是光禿禿的，一點生物也沒有
，死氣沉沉的一片。我驚訝地打開飛船艙
門，跑出艙外，我身上雖然穿着笨重的航
天服，但我一踏出飛船就感到自己身輕如
燕，只懂一個勁地飄呀飄呀，嚇得我立刻
哇哇亂叫。

這時，那位年輕人告訴我，我們這次
上月球原來肩負着一項重要的任務，那就
是要在月球種植一棵樹，以及種下一顆玉
米種籽。

我手裡緊緊地握着那顆玉米種籽，緊
張地朝實驗基地飛奔而去。跑着跑着，只
感到身上的航天服越來越沉，壓得我連手
腳也不能動了。

我左思右想，最後決定冒險把航天服
挪一挪位置。可是，沒想到我剛一觸到扣
子，整件航天服就一下子脫下來了，而我
「嗖」一聲便飄向了太空！

「救命呀──」我可不想變成太空垃
圾啊！ 「救命呀──」

「你怎麼了！」是媽媽的聲音！
這下可好了，我不用做垃圾了！ 「醒

醒！醒醒！」
噢！我張開了眼睛，出了一身冷汗。

雖然這是一個夢，而且很驚險，但是在我
的記憶中仍然是那麼的美好。是啊，離中
國人登月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每年九月總是充滿着重逢的喜悅，但今年
卻已大不同，因為我和我的小學同學已各奔東
西，升上不同的中學。雖然我非常嚮往中學多
姿多采的生活，但面對着未知的新考驗，往往
令我常常回望過去。

記得我剛踏進小學時，周圍都是陌生人，
個性害羞的我總是安靜地坐在角落。幸好同學
們非常友善，小息時總有人主動來陪我聊天。
就這樣，一聊就聊了六年，大家成了形影不離
的好朋友。只是天下無不散之筵席，離別的日
子彷彿轉瞬即到。

在畢業禮還沒開始前，大家還開玩笑說誰
哭了誰就請客，沒想到主持人一開口說話，全
場就陷入了離別的傷感中，連平時最調皮搗蛋
的男生也靜默着。當主持人用柔和的聲線訴說
着一句句動人的話語，只見同學們已眼泛淚光
，或昂起頭留住眼眶的淚水，或低着頭暗暗抹
拭。畢業禮來到尾段，同學們互相握手，彼此
祝福。這個特別的環節，如果放在平時大家一
定會鬧得不亦樂乎，但此時此刻，每個人都十
分認真。這時，音樂響起，講台上的大屏幕投
影着一幅幅滿載回憶的相片，終於有女生按捺
不住，眼淚縱橫。這眼淚似乎有着傳染的力量
，很多同學接二連三地哭起來……

放學的時候，再一次來到校門前，看着散
落一地的鳳凰花瓣，我們相視而笑。鳳凰花開
每年有時，誰也不能阻止離別時候的到來；大
家升上了不同中學之後，都要繼續加油啊！

離別有時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中一 黃寶儀

那天
我心如鐵石
從床上拖下骨軟筋酥的你
衝向家門，跑向前院，走向路邊
撇下你
在落葉上你躺下
在秋風中我離去

當晚
我心如懸旌
從窗邊瞥見載滿廢物的車
駛過家門，奔向前院，停在路邊
運走你
在轟隆轟隆的車聲中你遠去
在滴答滴答的分秒間我難眠

翌日
我心如刀絞
從電話得知託你於我的她
跌在地上，壓在車底，死在路邊
遺下我
在泥土裡她長眠
在花海間我思念

今天
我心不在焉
從櫥窗瞟見煥然一新的你
穿上新衣，添上飾物，標上價格
看着我
在琳瑯滿目的小熊間你呆等
在人來人往的商場裡我迷失

想
起
你

梁
式
芝
書
院
中
七

鍾
文
珊


